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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那是五月初的午后。青翠与花意相接的时节，希望

正悄悄孕育，蓓蕾也在不知不觉间爬上枝头。

长春市一处隐匿在商业街区中的舞蹈排练厅里，7

位年轻的话剧演员早已穿戴上了戏装。历时2个多月的

排演，此时的话剧已到了彩排尾声。窗外几只麻雀叽叽

喳喳，不一会儿，便扑棱棱地飞过去，不见了踪影。陈晓

峰导演神情凝重地翻了翻布满标记的剧本，低头轻抿了

一口茶，说不清是多少回，又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话剧

《唱唱儿》的世界——

“做的是戏，走的是江湖，拿的是人心。”

20世纪初的东北大地上，下装（一般以演唱男角为

主)小乐亭，因青梅竹马的爱情受阻，无奈飘零江湖，却害

得一往情深的爱人郝月铃苦苦追寻，死于风雪。上装(一

般以演唱女角为主)一丈青，女扮男装寻找青梅竹马的养

兄，被困夹皮沟金场，与关外霸主梁仲举周旋，不肯苟从

诱惑。多年之后，下装沈莲花，终于一朝领略“唱唱儿”的

妙处，却又辜负了如师如兄的七盏灯……

陈晓峰端坐着，灼灼的目光穿透面前排练的故事，如

最老练的舵手般，精准把握话剧的方向、气势与节奏，将

本已优秀的台词、动作推向更平稳的轨道。剧情高潮处，

演员泫然欲泣，陈晓峰也面露戚然之色，一边进行专业指

导，一边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20多天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剧场话剧《唱唱儿》

终于在长春人民艺术剧院如花绽放。2小时40分钟的演

出时间并不短，可是看剧的时光匆匆得像听了三首荡气

回肠的曲子，刚在萦绕不尽的浩荡江湖里遍尝道义人情、

悲欢冷暖，分明还没从剧情中抽离，才眨一眨眼睛就全剧

终了。

二二

一出好戏《唱唱儿》的首演虽告一段落，却勾连起了

多少东北往事和二人转艺人传奇。

旧时的黑土地上，二人转艺人常沿着东北粮道，行走

四方，一路走，一路唱，山川土野，留不下姓名，却留下一个

共同的名字——唱唱儿的。真实的“唱唱儿”传奇，在吉林

省四平市梨树县，这个全国唯一的“二人转之乡”，不光确

有故事，还留存有唱词——第三代艺人“双菊花”手写的

《小两口串门》原件。

时光掩去了太多的故事，曾经的鲜活被岁月无情风

干。如今，我们只知道这个梨树二人转历史上赫赫大名

的传奇人物，姓刘，名字不详，出生于1790年前后，卒于

1870年前后。他是唱上装的，艺名“刘小手”“双辫儿”，

艺号“双菊花”。他创作并自演了流传至今的节目《小两

口串门》，后来，梨树剧团还根据“双菊花”的传奇故事演

出了新编历史剧目《双菊花》。

东北纬度高，气候寒冷，过去农闲时，热闹喜庆的二

人转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民间一直有“宁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转”之说，可见二人转在东北文化里的重要性。

《唱唱儿》以二人转为故事核心，渲染了一个“戏比天大”

“道义人情”的江湖世界，并细心地捡拾起了这些流失在

历史尘埃里的文化珍珠，轻轻擦拭，使其在江湖里光彩夺

目。它不光打动本身对二人转熟稔的观众，还让年轻观

众也心怀期盼与敬意。

江湖人，江湖情，江湖义。《唱唱儿》里的江湖，是黑

土地上的一派荡气回肠，是白山松水间的一曲蕴藉风

流。编剧高媛说：“旧时二人转艺人大多出身贫苦，游

走卖唱，自称‘江湖人’，讲究‘江湖倒了江湖扶’的义

气。”江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

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从

最初的江河湖海，慢慢衍生出“天下”“四方各地”的意

思。艺高人胆大，行低人不低，唱唱儿的，身在江湖，自

有自己的一番艺术天地，绝不轻贱自己，做人做事都要

争头一个。诚如第一幕《寻父》里小乐亭所说，“唱唱儿

的是仙儿，是神，能拿住人心。大板一打，手绢一舞，胡

胡腔一甩，莲花落一扬，他可以是观灯寻父的小丁郎，

也可以是翻墙听琴的俏张生。他想是谁，就是谁，饥饿

寒冷贫穷卑微都不在话下，在唱唱儿的世界里，他有一

百一千一万种活法。”

唱唱儿的，虽是当时人人嗤之以鼻的“下九流”，却以

唱安身，以唱立命，慰藉了东北地区采参的、伐木的、挖煤

的等这群奔波于生计的苦兄弟，从此他们的人生有了盼

头儿和奔头儿。主角们处在情与义、人生与艺术抉择等

的夹缝中，有的苦苦求索，有的不为所动，有的留下终生

遗憾。剧中人物经历种种挣扎、犹豫，想逃避、逃离，最终

也躲不掉江湖的巨浪滔滔。第三幕中的七盏灯宁可在冰

天雪地里赤脚渐行渐远，直至冻死，也绝不肯原谅背信他

的沈莲花。

从真实的“双菊花”，到剧里虚构的小乐亭、一丈青、七

盏灯、沈莲花等艺人，一站在舞台上，他们渐渐合二为一，

他们就是江湖里、历史上那些如疾风劲草般心灵自由的民

间艺人，永不放弃，永不止息。《唱唱儿》的江湖就是一个放

大版的彼岸人生，总有人去捍卫心底的道义与风骨。

《唱唱儿》的野心显然并不囿于此。苦难深重的年代，

这群底层民间艺人“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

不论观者有无二人转相关知识，都能看懂、听懂，沉浸在这

方天地里，跟着哭，跟着笑，东北文艺的魅力可见一斑！

三三

从《漫长的季节》荣膺2023年最佳国产剧，到年初

“尔滨”强势出圈，再到长春“雪饼猴”接住了全国人民这

“泼天的富贵”，近年来，“冰与火之歌”的东北文艺尤其受

到人们的关注，它有情怀、接地气，又能兼具艺术性，在全

国一直不乏拥趸。

不论是文学圈的“东北三剑客”——双雪涛、班宇、

郑执，影视圈的《钢的琴》《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

节》、音乐圈的“二手玫瑰”乐队等，层出不穷的东北地

域文化产品显示出了如东北人一样强大的生命力。某

种程度来说，东北的文艺不需要复兴，只需要精益求

精、接地气，继续以何种方式、何种表达讲好一幕幕真

诚动人的黑土故事。话剧《唱唱儿》让我们看到了东北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决心与勇气。

“以二人转传承史讲东北史、吉林史，是我积蓄了多

年的一个深切念想。”回味话剧《唱唱儿》创作初衷，陈晓

峰目光如炬。

《先生向北》《南门客栈》之后，陈晓峰不遗余力地宣

传着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化与人情冷暖。这一次，他如

愿将目光深切地投向了黑土地上的地方剧种——二人

转。这无异于一场迎风而立的挑战，当然更是一次宣传

“非遗”文化的绝佳机遇。筹备之初，陈晓峰就想运用“叙

述体戏剧+二人转”的表演形式，留下无垠时空里的雪泥

鸿爪，“戏不应该仅在表面‘贪大求全’，更应以小博大，就

像小小的二人转演出，两个人却营造出千军万马的奔腾

气象”。

听闻陈晓峰导演的构思后，“80后”女编剧高媛深以

为然，二人一拍即合，其间历经数易其稿，不断磨合推敲，

最终藉由唱唱儿艺人走江湖的身影，清末民初东北地区

物产风貌民俗得以被精细繁复地铺陈开来——第二幕

《思夫》甫一开始，就引出了“大森林绵延八百里，小梁国

是黄金窝。梁家在白山松水之间，号称‘小梁王’”这个闯

关东的传奇。其他如三教九流、民间传奇、风俗意趣，也

在剧中娓娓道来。在剧本创作初期，高媛就查阅了大量

资料，《唱唱儿》里的民俗风物，正是基于历史的真实摹

写，更无异于一次白山松水风貌的全情呈现。

很难想象，如此庞大的体量、台词，仅由《唱唱儿》

的7名演员完成。他们有时是旁白，是大老板，有时则

是二人转艺人，角色狡黠地在戏里戏外跳进跳出，有时

还会抽离出剧情，夹叙夹议，引人入胜。

在舞美设计上，《唱唱儿》选用最简洁的中式大写意

风格。两把椅子，一块映着光华的曲面挡板，便是剧里的

热血江湖。舞台是留白的，剧情是现实的，一写意，一写

实。一面是舞台上余白悠悠，一面是故事里的百转千

回。舞台的简，恰好托衬了台词的妙。

道具上更是煞费苦心，采用多种濒临失传或已不再登台

的民间传统二人转真实道具作为舞台道具，如泥碗灯、彩棒

等，同时也将手绢、扇子等植入戏中。一副玉子板，一条手

绢，他们行走江湖，敢爱敢恨，不惧四海为家，不惧山高路

远。正是：“一尺方圆，腾挪辗转，就凭这一把嗓子一副板儿，

我要你哭就哭，要你笑就笑！”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陈晓峰导演的另一部话剧《南

门客栈》也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了第三幕。看过“南门”的观

众自然懂，没看过的观众也绝不影响对剧情的理解。“南门

宇宙”小彩蛋，以插科打诨的姿态，好像漫不经心地提了一

下自家优秀的娃儿，那种神情，骄傲又自豪。或许，这便是

经典文艺的魅力，演出有时，言语有尽，但其中意味却不

会随着时光渐行渐远，反而常看常新，回味无穷。

转眼，窗外已是绿意疯长，繁花似锦。话剧《唱唱

儿》是一个好的契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东北文化新

表达的精神力量，像黑土地上的夏，不知不觉一日浓似

一日。黑土地上的文艺创作者们，也真真切切地用自

由而坚韧的羽翼，勇敢地接住这生机勃勃的夏天！至

于其他东北文化名场面和文艺作品，也将循着这场夏

风的轻拂，不经意间，希望缀满枝头，助力东北传统文

化的着力与振兴！

话剧《唱唱儿》——

愿我用自由的羽翼愿我用自由的羽翼愿我用自由的羽翼
接住这希望的夏天接住这希望的夏天接住这希望的夏天

□鲁钟思

记得高一时，我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端正地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上了大学，读到了《离骚》《天问》《九歌》中的名篇；工作多年来，写作时

常常会用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等名句。本以为与屈原的缘分也就是纸上交流而已，没想到有机会参加中

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在湖北宜昌组织的屈原文化研讨会，得以拜谒屈原故里。

“寻根诗祖，问道宜昌”。寻则寻矣，不过目光所及，虽物已非物，尚可寻

迹。问则难矣，问谁呢？道在何处？只能问山，问水，问乐平里了。

长江的浩渺烟波，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因为我神往的，只有屈原故里

——秭归乐平里。车一路逶迤，穿山过江，虽风光无限，但我的神思似乎已经离

开了身体，飞往乐平里了。

车停在一块写有“乐平里——屈原老家”石碑旁，走过屈平河上的吊桥，这

就是2000多年前屈原出生、学习、成长的地方。

高山依旧，流水常新。屈原呢？也许那飞扬的诗情、爱国的精神、高洁的品

格、不屈的灵魂依旧在山水间存续、滋长、茁壮！

降钟山巅矗立着屈原庙，但在山下，是看不到庙宇的，全被树木遮掩。弯弯

绕绕攀过陡峭的石阶，到了庙前的广场上，屈原手握长剑侧头望向远方，面庞瘦

削，衣袂飘飘，坚毅与不屈凝结在青铜之上。其旁是一株三百岁的黄连木，冠盖

葱郁，这难道昭示着其求索之苦、命运之舛？抑或文脉枝繁、诗意叶茂？与其相

对的，就是屈原庙了，庙虽不大，但即使到了山顶仍须仰视。白墙青瓦、飞檐如

剑，就像一尊一袭白袍、头绾青巾的仙风道骨，直欲乘风凌云，其高洁崇伟令人

拜服。据说，这庙宇始建于唐代，历代废兴搬迁，但都用了原址的基石，留存原

貌，最后建于这降钟山上。无论怎么搬迁，岁月更迭，这里依然诗风氤氲，文脉

长存。登上长长的石阶，一入庙堂，正面是白色的屈原雕像，与广场上的昂然不

屈不同，屈原微微低头俯视，透着悲悯与希冀。

“呜呼，大夫！归去，来兮。”

“天，不可上兮，上有，云程万里；归来，归来，不可上兮，”

“地，不可下兮，下有，九关八极；归来，归来，不可下兮。”

“东，不可逝兮……南，不可往兮……西，不可向兮……北，不可去兮……”

“惟冀，屈公兮，返乎，故里；登彼，庙堂兮，是享，是宜。”

一场招魂祭祀仪式正在举行，楚韵吟唱，穿山越岭，在屈原家乡的山山水

水间回荡；纸幡飘动，柳枝轻摇，唱诵中，我跟随屈原回到了2000多年前。

——少年屈原外出求学，回乡途中，捆书简的绳索突然断了，书简散落一地。

书简是屈原的至爱，正在他无计可施之时，一旁耕地的老牛突然“哞”地叫了一声，

摇头摆尾向屈原走来，用力地甩着鼻绳。乡亲们见灵牛献绳，便解下鼻绳帮屈原捆

好书简。屈原离去，老牛不用鼻绳牵引，继续乖乖耕地。从此，乐平里的牛耕地就

再也不用鼻绳了。

——一日，屈原家的大黄牛突然不见了，他漫山遍野地寻找，当寻到双虎

山时，突然两只猛虎从林中冲了出来。屈原毫不畏惧，正准备拔剑迎击，突然

天空隆隆作响，一口巨钟从天而降，罩住了两只恶虎，瞬间化作山丘。

——屈原少时即胸怀大志，为抒豪情，曾于山顶擂鼓明志。时至今日，响

鼓溪中仍有一处响鼓岩，到得此处，便闻鼓声咚咚，时觉在西，时觉在东，不知

所源，似是当年屈原遗响。

——屈原少时注重仪表，常随身携一铜镜。离别家乡时，赠予乡亲，不料

铜镜坠地无踪。众乡亲掘地找寻，得一汪清泉，善者照之则美，恶者照之则

丑。知善恶，见美丑，就是“照面井”了。

——屈原与伙伴溪中戏水，偶然救得一四脚蛇。蛇感恩情，不愿离开，经

年为蛟，守护着蛟家湾一坝好田，水源充沛，年年丰收。继而化龙而去，留下了

“迴龙锁水”奇观。

——屈原有妹名幺姑，寻得一蔸宝草，割之即长，取之不尽。为受益全村，

屈原带小伙伴去割草，幺姑一怒之下，将草拔起，谁知草下三十三条金丝缀着

九十九颗珍珠。

——屈原每天课毕即去读书洞温书。一日，屈原得一梦，梦中仙人示之

曰：真诗在民间。此后，屈原遍寻山野樵夫、田间农妇，终成《九歌》。

——乐平里有三丘稻田，其稻红梗红穗，颗粒饱满，米白如玉，清香怡人。

相传“玉米三丘”是屈原泪珠所化，遗泽后人。

——屈原投江殉国后，秦军攻至乐平里，乡亲们愤起抗敌，突闻响鼓岩中

鼓声激越，秦军胆寒。事毕遍寻不见擂鼓人，方知乃屈原魂归故里，擂鼓退敌，

遂建“擂鼓台”以念之。

……

我还看见，故国倾覆之时，屈原壮志难酬，愤而抱石投江。众乡亲划船以

赴，以端午祭之。

是的，端午在，屈原就在！

我们到乐平里时，端午刚过，但仍有村民在吟诗作唱、舞狮引龙。原来，在

屈原故里，端午大过年，分为五月初五小端阳、五月十五大端阳、五月二十五末

端阳，要整整过一个月。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以“屈原故里端午习俗”为重要组成部分的

《中国端午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里的端午是盛大的，

是虔诚的。小端阳挂菖蒲、艾叶，饮雄黄酒；大端午龙舟竞渡；末端午送瘟船。

而祭奠仪式则贯穿始终，人们设坛祭拜、游江、赛龙舟、舞龙狮、包粽子、举办诗

会等。

是的，古韵楚风在，屈原就在。

三闾骚坛诗社，是诞生于明清时期的农民诗社，几百年来，这里的农民养成了“白

天荷锄耕作，夜晚挑灯写诗”的习惯，诗书耕读就是这里的民风。每到端午和上九等

节日，农民诗人们就举办盛大的诗会，吟诵、唱读、斗诗，楚风沛然，楚韵流长，至今而

茂。秭归全县会员有2500人之众，发表诗作千余首，秭归因而被中国诗歌协会授予

“中国诗歌之乡”美称。

这里到处都是屈原的影子，我甚至走路都要小心翼翼，不知道哪里曾有过

屈原的痕迹，生怕一步下去，以我之凡搅扰了屈原之圣。

降钟山下的屈平河正在整修河道，疏浚是为了流长。家国情怀、浪漫诗情、高

洁品格、桀骜不屈……2000多年来，屈原终究幻化成了长流不息的河，滋养着这方

土地，浸润着人们的心田。这，就是我们纪念屈原的意义吧。


